
“大人，不，公子，你知道我第一次
见到你是怎样吗？就像瞎子第一回睁
眼见光，头晕目眩站也站不住。人被淹
死前也不过那样！我那时知道了，世上
真有这样俊美的小生！从那天起我就
捏了一把汗，因为我深知人世间容不
得至美之物，这座大城池又如何保住
你的周全！我怕有人害你吃你争你分

你，最后连一点渣儿都不剩！我做梦也
想不到会有这一天，你囫囵个儿交给
了我，交给一只毛毛虫了啊！”

舒莞屏站起，坐下，被这长长的洞
房告白吓住了。啊，显而易见，这里并
无一句伪饰，全是肺腑之言。敬重和怜
惜泛上心头，他真想拉住她的手，让她
安静，然后告诉她：世上压根就没有云

端上的天人，她面前的人依旧是一个
俗世凡胎；不过这个人实在不幸，全无
预料地落到了一个叫作沙堡岛的魔
窟。此刻自己想说的只有一句话：不挣
脱，毋宁死。“所以，至敬至尊的提调大
人，你既如此爱惜我，就真的忍心让我
去死吗？”这句话只在心中沸动，并未

说出。
他伸手将她的脸扳向自己：“请大

人与我面对面畅叙可好？”小棉玉往后
蜷缩，死也不肯。“天哪，这该如何是
好！”舒莞屏闭上双眼，忍住泪水。

三

酷寒深入，所有的水都结为冰，所
有的枯叶都埋入雪，所有的活物都在
蛰伏。一些熬冬的人无比艳羡一个角
落，因为只有那里温暖如春，正逢绽放
的盛季：蜂蝶忙碌，小生灵无夜无昼，
只想赶在花期贮备蜜汁，早日蜡封那
些六菱形小仓。这些人恨不能亲临现

场，以过来人的身份掩饰自己未能根
除的窥视癖，指指点点，抹去嘴角的哈
喇子，对两位新人给予具体而微的指
导：注意饮食起居，尝试一下相敬如宾
的乐趣；如果能在耳鬓厮磨中施拱手
礼，该是何等情致！他们援引古人的一
套繁文缛节，证明唯有依赖于此，才能
延续奇妙的文明，使整个族群温文尔

雅，蓄满张力：眼看都要拔刀相向了，
还会像君子一样问安。我们的提调大
人和总教习先生，二位正值蜜月，可有

亲身体味，有些许高见示与？
一月甘辛只有冬房子里的主人自

知。至大难题除了如厕，还有洗浴。这
时节虽不必每日大浴，但因和衣而眠
太久，难免躁痒难耐，像舒莞屏这样的

洁癖之人如何受得？即便是湿巾搓身，
又怎能规避近在咫尺之人？这让他甚
为苦恼，最后竟想出笨拙粗陋的方法：
请小棉玉暂且向隅而立，待这边浴毕
即发一声咳。小棉玉认为“甚好”，忙着
为其准备沸汤和木盆，然后缩向屋角
等待。孰知百密总有一疏，结果险些酿
成大错：舒莞屏于擦拭中初感凉意，终

未忍住，发出一声轻咳。小棉玉随即转
身。这匆促一顾非同小可，诸多物事就
此难以挽回：小棉玉一睹裸躯，如同骤
寒侵体，浑身冷战，再也不能支持。

她长时间卧伏炕上，气如游丝。风
吼如雷，大雪漫淹，出门呼医实不可
行。舒莞屏将灼烫之人扶起，让其倚在

怀中，看长睫合闭，整个人有气无力一
丝丝萎下。他摇响瓷铃，这才想起憨儿
不在。他觉得胸口那儿一阵揪疼：是那
只发红的小手正抓住他的心窝，两眼
满是乞求。“小棉玉，你可转活过来了，
好生凶险啊！”她长长舒气，原来刚刚
是晕厥了，这时脸上有了一点点红润。

一夜话语时断时续，直至凌晨。舒

莞屏将两人中间的劈柴抽开了。“每至
凌晨，冷大人就到了亢奋之时，要与我
饮谈。还好，夜猫子的病菌总算没有染
上我。”舒莞屏像对待一个大病初愈
者，不敢让其冷落孤单。小棉玉说：“从

记事起，冷伯就是一个深夜不眠的人。
哦，那时他给两湖总督做幕宾。后来入
了洋行更是这样。”舒莞屏发现，在不
见一物的夜色里，她的话语变得流畅

起来。这使他明白了，两人最好的叙谈
不是正襟危坐的白天，而是伸手不见

五指的长夜，有狂风大吼的陪伴更好：
那些必要谈论的话语，该是畅所欲言
的时候了。他想听到关于冷大人的一
切，这个男人如同无所不在的巨型磁
石，而自己，以及身侧这位小人儿，在

这个寒夜就像铁屑一样颤颤抖抖。
小棉玉显然不愿多说。“冷大人一

直独身，这为什么？”他小心探问。小棉
玉说：“他肯定要独自一人的。”等于没
有回答。“万玉大公也是一个人啊。”舒
莞屏说。夜气中是她颤颤的声音：“啊，
大公有过誓言，大业不成，终身不婚。
她没有自己，她把自己这一生一世都

交出去了！”舒莞屏在这声激越的回应
中，想起了那个战云密布的春天：小棉
玉在广场上为出征壮士们送行，嗓音
突然变得尖亮逼人宛如铜管，简直令
人难以置信。他想在漆黑的夜色里继
续听到府上大人的故事，没了。一会
儿，有极低的絮语传来，极难听清。他

全力捕捉，终于听得明白：她在背诵
《贞德颂歌》。极细微，但仍旧抑扬顿
挫，音节清晰，全部化入了夜色。

已到凌晨四点。彼此都无一丝睡
意。“提调大人，我们之间不会有任何
结果的。”舒莞屏打破了沉闷。“我，我
想是的。”“我说过，我将以死拒之。”
“公子不必死，公子伤损一丝一毫，我

都会难过死的。”舒莞屏侧身向她：“我
记得追捕路上，你说过既是叛逆，‘人
人得而诛之’，那就不如让我死在路
上。”小棉玉欠身坐起：“府中最初的牒
令确是这样，可后来万玉大公知道了，

急追一道牒令，这才没人伤你。即便这
样她仍不放心，让我亲手把公子接回！
公子啊，你该明白大公的仁慈了！”舒
莞屏心跳骤急，脱口而出：“那么，第一

道牒令就出自冷大人之手了！”
（未完待续）

茵张炜 （连载 115）

那个从省城来的装台领队刁顺
子，还专门跑到他跟前跷了个大拇
指：“高，还是安协调高！一样的话，
你说出来，这些下苦的愿意听么。这
不都把连枷打得美美的，牛在后边
也走顺了。你那个建议也好，咋能给
舞台背景上扎个大毛垂子，这是高

台教化呀……”说着他还“阿嚏”地
打了个喷嚏，像是有些感冒，但仍在
夸，“你看现在多好，又是金牛，又是
白羊，又是双鱼的，看着也吉祥么！
就是把装台的整苦了，几百台电脑
灯，你安协调一句话，害得我们几乎
一多半都移了位，到这阵了，弟兄们

连夜餐都没着落。但工作你放心，绝
对是指到哪儿咱打到哪儿，即使饿
得前胸贴住后背，都没马虎过。”说
着他又打了个喷嚏。

安北斗听出了刁顺子话里的意
思，就跟身边人说：“这十几个装台
的的确辛苦，三天三夜连轴转，让给
大灶说，给人家晚上弄一口热乎饭，

加个夜宵。再给熬点姜汤。”他看那
人有点为难：“你就说南书记特别交
代的！”那人才去了。

顺子又把安北斗的脊背轻轻拍
了一下，再次竖起大拇指：“高家庄
的高！安协调就是高！”

晚会最精彩的节目，还是火烧
天父子仨演的《外星球来的三个和

尚》。
节目主持人一报幕，所有群众

演员和一些挤进来看热闹的观众，

一下就骚动起来。因为他们父子仨
既是秦腔戏曲名丑，也是电视上露
脸特别多的喜剧明星。陈彦在长篇
小说《喜剧》里对他们的火爆演艺生
涯多有描述。

灯光师故意用三台煞白的灯，

将三个剃得亮晃晃的菱形脑袋送了
出来。不得不服，这三颗头颅真是长
得过于“奇险诡谲”了些。

父亲火烧天先开口，然后兄弟
俩打配合：

地球上的女士们、先生们、朋友

们，听说你们还称父老乡党们：

我们来的地方有点遥远，

路上就走了一百二十三点六

光年。

从月亮到地球，光线以光速走

是一秒零三，

你想想我们为来祝贺演出走了

多少天？

不来总觉得有点欠，

毕竟你们遥望了我们二百多

万年。

亲戚朋友越走动关系越谄，

不走动就活成了光棍儿一条单

打单。

从长相上可能有些让你们不

太满，

可在我们天枢星的卫星上咱父

子仨都是抢手的靓仔俊男。

宇宙浩瀚，审美也许完全相反，

你们喜欢的公主在我们那儿只

能刷锅洗碗。

太空大得没有个边边沿沿，

不是光你们地球人会说会谝能

咥能干。

你们叫人的生物站到了食物链

的顶端，

而别的星球上还有长得像蛇像

鹰像驴的生物在造光速飞船。

星球和星球之间差别很远，

条件不同，有些蜥蜴可能在另一

个球体上进化得手握了生杀大权。

你们不要小瞧了身边的花鸟虫

鱼、蚂蚱秋蝉，

他们有可能就是外星人派来的

友好使者或斥候侦探。

随便捻弄和捕杀它们可能带来

危险，

给它们留一条生路才会让你们

人类健康安全。

生命的优点和毛病哪个星球大

概都无二一般，

有善良勤劳的就有二流子懒汉。

我们星球上的《三个和尚》跟你

们玩的一个版，

打起伞来也都是无发（法）无天。

明明知道水是一切有生命星球

的第一资源，

却偏偏懒得挑、懒得抬，等人伺

候着好当活神仙。

闲言少谝，咱得立马开演，

你两个货，伸完懒腰、打完哈

欠，抬起水桶，准备造膳！

……

开场白一完，底下人先笑得捶
腰砸背、捂肚子抹泪的。虽然后边是
《三个和尚》的传统故事，可依然在
星际与地球之间来回穿梭，编排演
出得十分幽默风趣。让安北斗没想
到的是，火烧天那么自然地把宇宙、
银河系、北斗七星与太阳系、地球、

月亮之间的关系都带了出来，并且
基本符合天文实际。另外，还加上了
热爱大自然、保护滋养我们生命星
球的主题，着实让他大吃一惊。事后
他才知道，火烧天为这趟演出，还专
门买了相关的天文书籍“恶补”一番。
别的大腕都是明天开演前才赶到，而
他们父子今天就跟一帮伴舞的演员

一块儿来了。人一落停，就关在房里
修改排练，连窗帘都拉着，整整闷了
四个多小时，直到彩排才露面。

安北斗正惊叹着一个老艺术家
做事的认真与谨严，脊背又让南归
雁拍了一下：“彩排一结束，立即撤，
车都给你准备好了。”

彩排搞到很晚才结束。一结束，

他就急急呼呼回北斗村了。

36 芒种
安北斗回到村里已是凌晨五

点。他先到老鳖滩看了一眼，温家的
灯早亮了。他急忙隐蔽到灌木丛中，

只见花如屏顶着面架子，一个个朝
院里摆，却没见男主人闪面。他心里
猛吃一惊：这些活儿平常都是老温
干的呀！村里人知道，温如风心疼婆
娘，苦活儿重活儿都是自己抢着上
前。尤其是面架子，尺寸高，花如屏
得顶在头上才能挪动。加上为了稳

实，哪一个都是几十斤重。但温如风
始终没出来帮忙，他觉得有点怪。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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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陈彦
（连载 69）

有了第一句就有第二句，有了第
二句就会有第三句。杨杰希望僵局就
此打开。
“我听叔叔说，现在您很少开车，

不喜欢。”

“也不是不喜欢，是怕。应酬多了。
屁大点事都得端着酒杯才能谈，一喝
就多，喝少了还不让你下桌。晕晕乎乎
容易出事。但我还是喜欢坐在车上跑
长途。”

这也是杨杰没坐飞机和火车去淮
海的原因。崔晓萱建议一家人都乘飞
机，杨杰坚持开车回，他喜欢在路上的

感觉。多年前，他开解放牌大卡车运饲
料和猪粪，独自昼夜兼程，扯起嗓门吼
不着调的歌，看房屋、车辆、行人和草
木倒退着远离自己，他就会庆幸当初
做了无比正确的选择。在路上，向前
跑，开阔、自在、舒展，仿佛从世界包裹
在他身上的巨大铠甲里挣脱了出来，
有飞翔的快感。他要在回故乡之路上

重新体验一下飞起来的好感觉。当然，
他的理由还有：到淮海，有车在手上方
便。至于秦福小决定搭车，是后来的
事，杨杰也没和老婆通气。

“平阳说，喝多了你就看到第二条
路。有这事吧？”福小第三次开口。有
了第二句就会有第三句，然后就会有

无数句。
杨杰的心又往下落了落。“这事他

也跟你说了？”杨杰自然地衔接上问
话，往侧后方扭了一下头，声音却对着
贾凡，“又该跟你说段子了。”然后他才
彻底地向后座看了看福小，说，“平阳
跟你说是在哪一年了吗？2005 年，年
初，他来北京不到半年。长安刚来北
京。我们去南城吃贵州酸汤鱼，喝大
了。那是真的大，加上舒袖———那时候
还不知道你已经在北京了，四个人喝
了五瓶古井贡，还有十六瓶燕京啤酒。
我经常会纳闷，那顿饭怎么会喝了这
么多酒。对，舒袖好酒量，那天不下八
两。我开车送他们回北大，他们打算半

夜到未名湖上溜冰。车一开动我就觉
得不对，眼前多了一条路。该走哪条
呢？我用的是司机的老办法，轻易不大
动方向盘———贾凡你知道的，只要不
乱动，方向盘经常比人可靠。好在那
是条直路。到十字路口我晕了，眼前
一堆路，他们说，杨杰你怎么不走了？
我说，我得在八条路中挑最正确的那

条，给我点时间。”贾凡已经笑了。“别
笑，路不仅多了，还浮了起来，当时我
确实担心，如果上错了道，会一直开
到天上去。”
“平阳提醒我，杨杰你喝喝喝多

了。我说你瞎说，我没多。舒袖说，你一
定喝多了。长安在副驾驶座上，拍我的

肩膀说，别听他们两口子的，我相信你
没没喝多，绝对没没喝多。在我喝没喝

多的问题上，他们争了不下三分钟。我
都在找路。”
“十字路口哪能停这么久？”贾

凡说。
“大冬天，半夜了，都在抱着暖气

睡觉呢。路上连条狗都没有。争论的结
果是，舒袖站到了长安那边，相信我没
喝多。舒袖说，路翻倍，完全是因为两

只眼的缘故，捂上一只就行了。我们三

个觉得舒袖太聪明了，这方法好。我就
蒙上左眼，松了刹车。可是走了几十
米，发现路又多了一条，只好停车。从

后面来了辆车，被平阳拦下，司机是个
小伙子，听说我们去北大，让我们跟他
走，他去中关村。我就蒙上一只眼，盯
着他的车屁股走。又走了十来分钟，那
哥们儿突然一个急刹车，吓得我本能
地踩刹车，一肚子的酒变成冷汗出来
了。酒醒了一半，两条路终于合并成一

条了。那哥们儿是个新手，听着摇滚，
一激动脚踹到刹车上了。跟着他继续
走，我才看见他车后头贴着张纸条：新
手上路，请两百米外伺候。”

车过了天津。很多年杨杰都没有
一口气说这么多话了，公司开会商讨
上市的问题时，那么重要的时刻，也没
说这么多。但他确信话不会白说，因为

秦福小在经过漫长的预热之后，已经
活络一点了。她说，真没想到，你这么
能说。她的意思是，多年里她都认定他
是沉默寡言的人。他是他们所有人的
大哥，她、初平阳、易长安、景天赐、舒
袖、吕冬，所有人的大哥，他们在一起
的时候，他通常是用做事代替说话。
她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十六年前，她

离家出走的时候。尽管这几年他们在
北京隔三岔五也会聚，但都是集体活
动，跟他们俩比，初平阳和易长安那
就是话痨，整顿饭就听他们俩嘚啵嘚
啵没完，曲终人散，他们基本上还是
沉默着。

这种沉默深究起来意味深长。他

有浩荡的十六年光阴需要翻越，如果
从天赐之死算起，时间更长，他本来就
不是话多的人。翻越时光如此艰难，得

掐准了每一个必要的点儿往前走。而
秦福小，不沉默就不足以解释她为什
么在很多年里，像一滴水融进了大海，
音信全无。一声不吭是最好的答案。当
两个人相遇时，尤其是像现在这样单
独面对，只有沉默才能把这些年沉重
漫长的空白页真正地翻过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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